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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之

! ! ! ! ! ! ! ! ! ! ! !!"一个坏消息

黄国杰复回客厅，借着酒兴，拍了一下
梅南山的肩膀，大声说：“这点小事呀，梅兄，
我看这样，梅小姐的学费全由我包了，读几
年包几年，你也不用愁，这点小钱对我黄国
杰来说，小菜一碟；房租也不用愁。”只一会
工夫，黄国杰从里屋拿出一摞钱放在梅南山
眼前。“这么多钱，我，我，我怎么还你呀？”
“啊呀，你尽管先拿去用，你发财了，再考虑
还我；还不出，也不用愁，这点钱我还是出得
起的。”“那我得写张借条。”“不用，不用。一
家人不说两家话，你和闺女以后算是我黄某
人的亲戚了，以后要常来走走，对了，还要经
常来打麻将喔。”梅南山是规矩人，黄国杰说
不用写借条，他说什么也不肯：“黄先生，你
借钱给我，我已经感恩不尽，不写借条千万
使不得，这钱我绝对不能收。”说着，他将一
摞钱又往黄国杰这边推。黄国杰见梅南山执
拗，于是拿了张纸。梅南山如实写下了钱款的
数目、借款的日期，收下了钱，又是拱手打揖，
再表谢意。
黄国杰还揖说：“梅老先生，以后我们也

算是宁波亲戚了，要常来走走。”“那是，那是。
你黄兄是我梅某的贵人，岂有不常来拜见之
理？”此时，客厅的大钟又哐当哐当地敲了起
来，这顿酒足足喝了两个半钟头。梅南山这才
谢过“黄兄”又让女儿谢过“黄叔”，起身告辞，
离“皇宫”而去。
国杰一直送到弄堂口，返身回来就问秀

姑：“秀姑，你乡下这表妹叫什么名字？”“梅
香！梅花的梅，香气的香。”“梅、香，好听，好
听……”黄国杰将刚才那支雪茄复又点燃，送
到了嘴边，“梅香，梅香。”他吸着雪茄，念念有
词，烟雾中他似乎又看到了梅香那迷人、秀气
的模样……

梅南山和女儿从“皇宫”大屋里出来，正
是下午大太阳照着人暖洋洋的时辰，梅老先
生兜里揣了钱心情一下子开朗了很多。他对
女儿说，要给她买件像样的衣服，再添点别的

日用品，还说自己心情好久没有这么敞亮了，
要女儿陪爸爸出门去晒晒太阳，看看街景。梅
香扶着父亲走出香粉弄，来到马路上，两人搭
上了一辆有轨电车。车过静安寺路白克路口，
梅香看见一队学生们正在路边募捐，她定睛
一看，便认出了沪江大学学生会的几位熟人，
急急朝车门冲去。梅南山一声喊：“当心！”拉
住了她。车到了站了，梅香向父亲要了三个银
洋便跳下了车，梅南山问女儿去哪儿，梅香说
去会会同学便回家。自从柳叶离开学校后，梅
香已有好些日子没有到学校去了，学生会的
活动她都没有参加，她想念同学，相信同学们
也会想她。
正在募捐的同学们见梅香来了，都高兴

地围了上来，问这问那，问她这些天到哪里去
了，再问柳叶的近况。梅香一时无话可说，只
是从兜里掏出一块银洋往募捐箱里丢，同学
们见梅香这么大方地丢了一块银洋，都兴奋
得拍起手来。同学们的兴奋状引得了过路市
民的好奇，他们一个个围拢过来，见这批女生
男生都在为穷学生募捐做好事，也慷慨解囊，
几角的，一块的，纸币，银元……
这一天沪江大学的学生在市里的募捐很

有收获。天快黑了，大家准备收摊，此时大家
也觉得肚子有点饿了，有的同学这才想起这
一天只是吃了些点心。梅香这一天的心情也
特别好，她主动提出请同学们到附近的小摊
子上吃小馄饨，大家又是一片掌声。

正当大家正在吃着热气腾腾的馄饨时，
从外面跑进来一位男生，手里拿着一份报纸，
他一进门就高声嚷开了：“啊呀，你们躲在这
里美餐呀，找得我好苦。”小胖说：“什么急事，
弄得你猴急猴急的。”小侯说：“一个关系到我
们的主席的坏消息。”小侯扬了扬手中的报纸
说：“报纸上也登了，一艘开往厦门的客轮在
浙江近海失事了，船上的人无一幸免。”“客轮
失事跟我们的柳主席有什么关系？”小胖说。
小侯神秘兮兮地凑近大家，压低声音说：“大
家都在说，我们的柳主席就是坐这艘客轮离
开上海的。”小侯并不知晓梅香与柳叶的恋爱
关系，可其他同学却知道，他们不约而同地朝
梅香瞟了一眼。小胖推了小侯一把说：“你猴
头乱说什么？靠一边去，尽编故事。”小侯不服
气声调提得更高，并将报纸哗一下摊开在桌
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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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若雨晕了，一时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
走，什么事情都得早干，晚了就完了。一抹夏日
的阳光从窗口照射进来，将她照得浑身冒汗。
从初春到夏末，仿佛一眨眼，她的网店开了已
经有 !个月了，除了那批不花本钱的减肥鞋让
她小赚一笔，其他的都几乎没挣到什么，这样
平均下来，甚至还不如上班拿的工资多。

天气炎热，一丝风也没有，白云静
静地停在天穹，汗水从常若雨的额头
流下来，流到嘴角，咸中带苦的味道。
“那怎么办？”她喃喃自语。“我给

你出个主意。”“什么？”她一下子就精
神振奋起来了。“再过两个月就是中
秋节了，我会去进一批类似克里斯
汀、新雅、杏花楼的券，你帮我卖。”

常若雨心情好起来了，她想去洗
把澡，然后做精油开背。她打电话给
小梅，想起一周前跟小梅的温馨相
见，至今心里都是甜丝丝的。“梅，大
热天的，你现在在哪里呢？”“我在肯
德基里面写小说。”“那我过来请你吃
肯德基，然后我们去精油开背。”
“又要出去？”母亲看到她这个样

子说道，“快吃午饭了。”“我去跟小梅
见面吃饭，不在家吃了。”
亲了一下妈妈的脸颊后蹦跳着下楼。室

外日头正烈，常若雨打着一把带花边的草绿
色遮阳伞，穿着一条浅绿色的真丝连衣裙，
行走起来的时候裙摆飘飘，身材曼妙，就像
带来一股绿色的清风。在路上行人的注目礼
下，她的自信蓬勃地起来了。

在肯德基的一个隐蔽角落，常若雨看到
了正在奋笔疾书的梅风雪。此情此景，让常
若雨依稀找回了学生时代的感觉，一时间，
竟然心潮起伏，就这么看着她，也忘了走上
前去打招呼。

小梅一抬头，正好看到常若雨，笑容顷
刻出现在她尖尖的小脸上：“小雨，你来了？”
“没打搅你吧？看你正写得专注，就没敢叫
你。”常若雨边说边朝她走去。“我刚好完成
一个章节，正想打电话问你什么时候能到
呢。”小梅合上笔记本电脑说。

少顷，常若雨捧着一只托盘走了过来，
里面是两个午市特惠套餐。

“其实你这么瘦，该给你吃点营养的东
西，但没办法了，外面太热，不高兴出去了。
吃点垃圾食品吧，也能长肉，不然太瘦了男
人不喜欢。”“谁说没有男人喜欢我，我都快
要结婚了。”“啊？”常若雨的嘴巴张得大大
的，“上两个月我问你有没有男朋友，你还说
没有，怎么一下子就要结婚了？”
“其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我们边吃边

慢慢说吧。”
“好。”常若雨坐下来，仔细打量

着梅风雪，她的好朋友全身的每个细
胞都像春风里微微绽开的蓓蕾，渴望
琼浆玉液的滋润。这下她相信了，小
梅是有男人了，不是在开玩笑。

在边吃边听小梅的娓娓道来
中，常若雨的眼前出现了一幕戏剧
化的场景———当小梅再次在外面找
寻流浪者的落脚点的时候，她遇到
了以前的同事陈志华，陈志华被她
身上这种执着追求理想的精神所感
动，向她求婚了，而她竟也答应了。
“他是早已觊觎你，但没机会开

口，后来见你这么落魄，就乘机顺梯
开口了吧？”“说什么呢！”小梅没想
到常若雨会这么说，她以为她会祝

福她，没想到常若雨的目光独到得比她这个
写小说的人还深刻。
“我只问你，你爱他吗？”小梅的嘴角露

出了一丝苦涩的微笑：“我对他没有恶感，而
他是唯一能帮我解除目前窘状的人。要知道
写作的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不能一直一直
就这么流浪下去，我需要一个家。”
“小梅，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还是要慎

重啊。”“知道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剩女吗？
都是这么想的。婚姻就想买房子买鞋子一
样，买了就买了，也不错，不买就错过了。”

常若雨再次惊愕，这个说法富有哲理，
难道她真该嫁给方亮吗？嫁了也就过上日子
了，不嫁错过了，可能一辈子都嫁不掉了。没
想到文文静静、瘦瘦弱弱的梅风雪能镇定自
若地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常若雨心有领悟，
她赞同小梅的观点，但自己还是不想像她一
样，匆忙把自己嫁了，她还是期待有眼缘的
白马王子把她给牵走。
“到时候你要做我的伴娘哦。”小梅说。


